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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02-2009年, 依托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立在长江常熟溆浦江段的渔业资源监测网(定置张网),

对降河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幼鱼进行了监测分析。结果表明, 中华鲟幼鱼每年主要于 5-7月在常熟溆浦江段

出现, 出现时间平均 86.6 d(n=8), 所采获样本(n=8)全长、体长和体质量年度平均值的变化范围分别为 25.2~40.1 

cm、23.2~33.5 cm 和 70.7~314.8 g。各年采获样本数量差异较大, 从 2002 至 2009 年呈现出较明显的递减趋势, 各

年采获样本数量最多的旬也不一致, 变化时间为 5月中旬至 6月下旬。从幼鲟生长来看, 不同年份相同时期采获样

本的规格差异较大, 同一年份同一时间采获样本的规格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与三峡工程截流以前进行比较, 中华鲟

幼鱼在长江口出现的时间没有明显变化, 但出现较高数量比例的时间由以前的 6月变为 5月中下旬和 6月, 幼鲟规

格较截流前也有较大变化, 推测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人工增殖放流活动和三峡工程截流所导致的水文

状况的变化。分析认为, 水文状况可能是影响中华鲟幼鱼到达长江口时间的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 中华鲟; 幼鱼; 资源; 长江口 

中图分类号: Q17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5−8737−(2011)03−0611−08 

中华鲟(Acipenser sinensis)是一种大型溯河产

卵洄游性鱼类, 主要分布于东亚大陆架水域及长

江干流[1]。在海中长大、即将成熟的中华鲟, 每年

7-8月进入长江口, 溯江而上, 于次年 10-11月到

达金沙江下游、长江上游(葛洲坝截流前)或葛洲

坝下(葛洲坝截流后)产卵繁殖[1−2]。受精卵在产卵

场孵化后, 仔鱼随水漂流索饵, 于次年 4-8 月到

达长江口, 然后陆续进入海洋[1]。20世纪后期, 由

于环境退化和过度捕捞等诸多因素, 中华鲟自然

种群数量大幅度下降[3]。虽然早在 1989年中华鲟

就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 并对其采取了

人工增殖放流等多种保护措施, 但由于中华鲟生

活史跨度范围大、性成熟晚, 其物种保护形势仍

然不容乐观[4]。水声学研究表明, 目前在其主要繁

殖群体分布区长江宜昌江段, 繁殖个体数量仅在

200 尾左右[5−6], 并且据估算每年参加自然繁殖活

动的个体数量仅在数十尾左右[7]。鉴于此, 监测中

华鲟自然种群变动趋势以采取及时有效的保护措

施就显得尤为重要。 

长江口是降河中华鲟幼鱼入海的必经之路 , 

自 1975 年就陆续有很多学者对长江口中华鲟幼

鱼的食物组成、生长、出现时间和地点、资源状

况等进行调查研究[1,8−11]。1996-2002 年, 荧光标

记、微型线码标志(CWT)和分子遗传鉴定等方法

又被陆续应用到人工繁殖放流对长江口中华鲟幼

鱼补充群体的贡献率、长江口中华鲟幼鱼总资源



612 中国水产科学 第 18卷 

量的估算研究中[7,12−13]。近年来, 东海水产研究所

对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内的饵料生物状况、

幼鲟食物组成、摄食行为和竞争等更是进行了系

统深入的研究[14−17]。但自 2002年以来, 每年长江

口中华鲟幼鱼资源状况及其变动趋势尚未见系统

报道。另外, 已有研究表明, 长江常熟溆浦段作为

中华鲟幼鱼降河洄游的必经通道, 其分布密度要

显著高于崇明岛附近滩涂[11,18]。鉴于此, 本研究

采用定置张网定点监测的方法, 对 2002-2009 年长

江常熟溆浦段中华鲟幼鱼资源状况进行了系统调

查和分析, 以期能为中华鲟物种的保护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20022009 年, 依托长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

会办公室设立在常熟溆浦江段的渔业资源监测网, 

开展了降河中华鲟幼鱼的监测工作。所采用的监

测网为定置张网, 长 2 377 m, 宽 750 m, 网高 4 

m(随水位高低略有变化, 一般有效网高为 2.5 m), 

网袋 16只, 网目为 4 cm。监测网设立在常熟溆浦

江段铁黄沙东侧, 海虞镇望虞河口外侧(图 1)。监

测时间为全年, 每天由专人负责收集计数(恶劣天

气除外)。对于监测发现的中华鲟幼鱼, 部分测量

全长、体长和体质量等参数后当场放流, 部分进

行救护暂养后放流。 
 

 
 

图 1  监测网设置地理位置示意图 

Fig. 1 Sketch map showing the sites of monitoring nets 

2  结果与分析 

2.1  幼鲟采获 

20022009年 8年间, 共采获中华鲟幼鱼样本

1 413尾(表 1)。从获得样本的时间来看, 1年中出

现中华鲟的最早日期为 4 月 6 日(2006 年), 最晚

出现日期为 5月 20日(分别为 2005和 2008年); 初

次发现样本的时间跨度为 45 d。发现最后 1 尾样

本的最早日期为 7月 5日(2006年), 最晚为 9月 7

日(2007 年), 时间跨度为 65 d。获得样本时间范

围最大的为 2004年, 达 117 d; 最小的为 2002年, 

仅 55 d。从采获样本的数量来看, 采获样本最多

的为 2003 年, 达 718 尾; 最少的为 2007 和 2009

年, 都为 20 尾; 20022009 年采获样本数量在逐

步减少。从各年获得样本的平均密度来看, 最高

的发生在 2003 年, 为 7.80 尾/d; 最低的发生在

2007年, 为 0.18尾/d; 8年来所采获样本的平均密

度也在逐步降低。 

从所采获样本的规格来看(表 1), 历年所获得

样本全长平均值范围为 25.2~40.1 cm, 体长平均

值范围为 23.2~33.5 cm, 体质量平均值范围为

70.7~314.8 g。从统计数据较为完整的全长平均值

来看, 近 3 年所采获样本的平均全长较前 4 年有

增加的趋势。所采获的最小样本全长为 4.5 cm, 在

2006年 5月 3日被发现; 所采获的最大样本全长

74.0 cm, 体长 61.0 cm, 体质量 1 700 g, 在 2007年

9月 7日被发现。 

2.2  各旬采获幼鲟的数量 

统计 20022009 年 57 月各旬所采获的幼鲟

数量如表 2 所示, 可以看出, 多数年份中各旬所

采获样本的数量相差较大, 尤其是在采获样本数

量较多的年份。各年采获样本数量最多的旬也不

一致, 变化范围为 5月中旬至 6月下旬(2007年 7

月上旬第 2次出现较大数量, 在此未包括), 时间跨

度约 50 d。 

2.3  幼鲟的生长情况 

从各年采获样本的时间和规格(图 2)可见, 不

同年份相同日期采获样本的规格差异较大, 如在

2002和 2005年的 5月 25日, 所采获样本的平均

体长分别为 25.0 cm(n=3)和 12.67 cm(n=6)。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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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22009 年 57 月各旬长江常熟溆浦段采获中华鲟幼鱼的数量 
Tab. 2  Catch numbers of Acipenser sinensis juveniles by monitoring fishing-net at a period of ten days from May to July in 

20022009 at Xupu, Changshu section of Yangtze River 

年份 year 时间 
time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5月上旬 
first 10 days of May 

ND 41 2 0 7 0 0 0 

5月中旬 
second 10 days of May 

30 72 38 2 7 4 1 2 

5月下旬 
last 11 days of May 

36 188 23 6 10 5 11 0 

6月上旬 
first 10 days of June 

181 183 24 3 5 1 7 6 

6月中旬 
second 10 days of June 

12 102 21 16 30 0 9 2 

6月下旬 
last 10 days of June 

6 89 15 11 7 4 15 5 

7月上旬 
first 10 days of July 

4 27 8 4 1 5 0 4 

7月中旬 
second 10 days of July 

0 9 11 2 0 0 1 0 

7月下旬 
last 11 days of July 

0 7 0 4 0 0 0 0 

注: ND表示缺少相关数据． 

Note: ND means no data. 
 

 
 

图 2  20022009年长江常熟溆浦段采获中华鲟幼鱼体长

和体质量测量结果 

Fig.2  Body length and weight of Acipenser sinensis juveniles 
captured by monitoring fishing-net from 2002 to 2009 at Xupu, 

Changshu section of Yangtze River 

同一年份同一时间采获样本的规格基本一致, 但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如在 2002年 6月 3日, 共采

获幼鲟样本 18尾, 体长变化范围为 18.0~35.0 cm。

但从总体来看, 各年所采获样本的规格变化趋势

一致, 即样本采获的时间越晚, 规格就越大。这说

明幼鲟在常熟溆浦段能够正常生长, 但个体之间

生长速度差异较大。 

2.4  幼鲟到达长江口时间和规格的比较分析 

三峡工程导流明渠于 2002 年 11 月 6 日截流

并逐步开始蓄水, 若以此时间为分界线比较来看, 

三峡截流前后中华鲟幼鱼到达长江口区域的时间

范围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但各旬出现的数量占

总数量的比例有一定变化, 由集中在 6 月出现变

为除 6 月以外, 5 月出现数量也占有相当比例(表

3)。从各旬所捕获幼鲟的规格来看, 三峡截流前

(1987、1990、1991和 1992年)[10]和截流后(2003- 

2009年)也有较明显的差异。另外, 从表 4还可以

明显看出, 次年常熟溆浦段中华鲟幼鱼出现的高

峰时间距前 1年产卵日的时间(危起伟等, 未发表

数据)范围为 191~229 d, 变幅为 39 d。 

3  讨论 

3.1  三峡工程截流和人工放流对监测结果的影响 

易继舫[10]于 1982-1993年连续 12年对长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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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华鲟幼鱼到达长江口历时时间 
Tab. 4  Time consumption for Acipenser sinensis juveniles to arrive at Yangtze estuary 

年份 
year 

产卵日期* 
spawning date* 

次年长江口首次采获 

样本时间 
time of first specimen capture 

at the estuary next year 

次年长江口采获样本高峰期
duration of maximum sampling 

at the estuary next year 

采获样本高峰期距产卵时间的天数/d**
days between maximum sampling date 

and spawning date** 

2001 10–20, 11–8 5–15 
6月上旬 

first 10 days of June 
229 

2002 10–27, 11–9 5–1 
5月下旬 

last 11 days of May 
211 

2003 11–6 4–21 
5月中旬 

second 10 days of May 
191 

2004 11–12 5–20 
6月中旬 

second 10 days of June 
216 

2005 11–10 4–6 
6月中旬 

second 10 days of June 
218 

2006 11–13 5–17 
5月下旬 

last 11 days of May 
194 

2007 11–23 5–20 
6月下旬 

last 10 days of June 
215 

2008 11–26 5–17 
6月上旬 

first 10 days of June 
192 

注: *以第 1批产卵日期计算天数(危起伟等, 未发表数据); **上中下旬各以 5、15和 25日计算天数． 

Note: * use the first spawning date to calculate the time consumption (Wei et al, unpublished data); ** in each month use the date of 5, 15 and 
25 to calculate the time consumption. 

 
中华鲟幼鱼进行调查, 结果表明, 幼鲟 5-9 月在

河口出现, 6月份最集中, 本研究结果与其基本相

同(表 3), 只在若干年份, 采获样本数量的高峰值

不发生在 6 月, 如 2003 和 2004 年。从采获样本

的规格比较来看, 相同时期获取样本的体长和体

质量也基本相似。赵燕等[9]研究认为, 葛洲坝截流

后, 因幼鲟到达长江口饵料丰富区域的时间提前

了近 1 个月, 出生于坝下产卵场的幼鲟较原上游

产卵场出生的幼鲟生长更快一些。虽然每年在长

江湖北江段都会开展中华鲟的人工增殖放流, 但

由于人工增殖放流中华鲟在长江口中华鲟幼鱼种

群中所占的比例较低[13,18], 推测本研究结果主要

反映的是中华鲟自然繁殖的状况。但 2007年 9月

7 日发现 1 尾中华鲟体长 61 cm, 体质量 1 700 g, 

明显较其他年份要大, 结合当年开展的中华鲟人

工增殖放流活动的情况来看(当年 4 月 22 日在湖

北沙市江段曾放流体长 70  cm左右的中华鲟 1 000

尾), 判断此尾中华鲟很可能是人工增殖放流的中

华鲟。 

在三峡截流前, 人工放流个体以初孵仔鱼为

主[18], 其放流后与自然繁殖的个体生长速度无明

显差异, 因此随时间推移, 幼鲟生长变化较为规

律(表 3)。但在三峡截流后, 捕获幼鲟的平均规格

却没有呈现出随时间推移逐渐增大的规律。这些

变化可能主要有 2 方面的原因: (1)近年来长江口

中华鲟幼鱼数量呈现下降趋势, 而随着人工繁殖

放流技术的成熟和放流规格的提高, 使得人工繁

殖放流的幼鲟在整个种群中所占的比例增高, 而

人工培育的幼鲟较自然条件下的生长要快些, 这

可能就是三峡截流后统计出的幼鲟平均规格增大

的原因; 幼鲟的平均规格并非随时间的推移而增

加, 这可能主要是由于每年开展中华鲟人工增殖

放流活动时, 放流时间、放流规格和放流数量不

同所造成。(2)三峡截流后水文状况的变化对幼鲟

的生长可能也造成了一定影响。至于何种因素起

关键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3.2  长江口中华鲟幼鱼数量变化 

2001 年以前, 长江中下游未采取禁渔措施, 

在常熟溆浦江段, 每年 4-8 月份, 渔民在用翻杠网

(深水张网)作业时常可误捕一些中华鲟幼鱼[19−21], 

2001年曾多达 3 911尾[12]。由于捕捞网具和捕捞

强度的差异, 本研究的取样数量与其难于比较[18]。

但自 2002年采取禁渔措施以来, 常熟市江面仅剩

一部监测网 , 即本研究取样所用的网具。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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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以来各年所采获的样本数量基本可反映整

个长江口的幼鲟资源量。依此分析可知, 自 2002

年以来长江口幼鲟资源量呈现出逐步减少的趋势, 

尤其是近 3 年(2007-2009 年), 仅采获样本 20~45

尾, 说明中华鲟幼鱼补充群体资源量已急剧减少

(表 1), 这种情况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3.3  关于中华鲟幼鱼到达长江口时间的影响因素 

当年中华鲟仔鱼孵出后, 需经约 1 700 km 江

段的洄游才能于次年到达常熟溆浦江段。每年中

华鲟仔幼鱼降河的速度存在一定的差异(表 4), 造

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很可能是年度水文状况之间的

变化。根据相关行为学研究结果, 在中华鲟受精

卵孵出后的 2 d 内, 仔鱼处于随江水漂流的被动

洄游状态, 但在 3~8日龄的 5 d时间内, 沿途都有

仔鱼停留下来栖息索饵, 直到第 2 年开始第 2 次

洄游时, 再游向海洋[22−23]。由此推测, 受精卵孵

出后 8 d 内的流量状况对其降河速度影响较大, 

对于何时启动第 2 次洄游和第 2 次洄游期间, 流

量大小对降河速度可能也有一定的影响, 但需要

进一步的研究。如果由于水文状况的变化(特别是

人为调控所造成), 使中华鲟仔幼鱼降河速度过慢, 

导致中华鲟幼鱼入海的时间延迟到禁渔期(46 月)

之后, 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需要考虑相

应的保护对策[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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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time and amount variation of juvenile Chinese sturgeon, 
Acipenser sinensis at Xupu, Changshu section of Yangtze River after 
closure of Three Gorges Dam  

 LI Luoxin1,2, ZHANG Hui1,2, WEI Qiwei1,2, DU Hao1,2, HONG Keming3 

1. Freshwater Fisheries Research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Wuxi 21408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Freshwate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Utilizat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Yangtze River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Jingzhou 434000, China;  
3. Changshu Fishery Supervision Station, Changshu 430070,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turgeon Acipenser sinensis, a large anadromous species, mainly distributes in the continental 
shelf of the East China Sea and the main steam of Yangtze River. From July to August in each year, the 
pre-spawning individuals enter into the Yangtze estuary. Then they go against the water flow and will spawn in 
autumn of next year. The spawning locus is about 1 700 km away form the Yangtze estuary. After hatching, the 
yolk-sac larvae go downstream with the water flow and will arrive at the estuary in April and August of next year. 
Xupu, Changshu, a place at the Yangtze estuary, is a good site to monitor A. sinensis juveniles. So in years from 
2002 to 2009, by a fixed stow net (set by the Yangtze Fishery Resources Commission for fishery monitoring) set in 
this site, we investigated the resources of A. sinensis juveniles. It was indicated that the emergence of the fish at 
Xupu, Changshu mainly occured from May to July, with the average period being 86.6 days (n=8). The ranges of 
annual (n=8) average total length, body length and body weight were 25.2−40.1 cm, 23.2−33.5 cm and 70.7−314.8 
g, respectively. The numbers of specimens captured in each year were very different, and a decreasing trend oc-
curred from the year 2002 to 2009. The periods (ten days as a unit) with maximum sampling number were also 
different, which ranged from the second ten days of May to the last ten days of June. The sizes of the juveniles 
were very different in the same period of different year, and the sizes of the specimens captured in the same year 
and same date also showed difference. Compared with the study in the four years (1987, 1990, 1991 and 1992) 
before the closure of the Three Gorges Dam, the time range that juveniles arrived at the Yangtze estuary showed 
no obvious difference(P>0.05). However, the occurrence proportion in each ten days during the time from May to 
July varied. The high occurrence proportion was mainly in June before the closure, but after the closure it also 
occurred in May. The size of the juveniles was also different from pre-closure. It was speculated that the difference 
was caused by artificial enhancement and releasing, and variation of hydrological regime. Hydrological condition 
wa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the time consumption for the fish to migrate from spawning area to the Yang-
tze es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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